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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甫一成立，即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广

大爱国作家群起响应，姚雪垠则为其中最积极最忠勇的践行

者之一。

1939年春天，“随枣战役”打响。受“文协”第五战区分会

委派，姚雪垠、臧克家、孙陵等各率一支小小的“笔部队”，分别

深入国民党173师、143师和189师驻守的阵地采访。“敌人就

在前面的山头上，山上的砦子清清楚楚的描给人一个影

子……一步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线，心，也随着一丝一丝的扣

紧了。半山腰里就是敌人，鸡鸣犬吠的声音送了过来。”（臧克

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这是真正的走上火线，是真正的深入

前沿。5月1日晚间，日军向我鄂北前线阵地发动猛攻，双方枪

炮声如同潮水，彻夜不停。黎明时分，“笔部队”被迫撤退。“上下

里是枪炮，火，人群。通到襄樊的大路被切断了……夺路到河

南，盘过房山，到了五战区的最后——均县，直着爬跑了八天六

夜”（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终于平安脱险。回到司令长

官部后才知道，几天前防守襄阳西岸的第33集团军渡河出击，

血火相搏9日9夜而重创敌寇。鏖战中张自忠总司令身先士卒

壮烈殉国，而姚雪垠刚去过的173师则伤亡惨重。想到在战壕

里见过的那些鲜活生命大多已血肉不存，姚雪垠把一腔悲愤化

作笔下烽烟，写出了最具现场感的战地通讯《四月交响曲》：

“蔡家河之役，有一位班长的左边肺叶被机关枪弹穿透

了，气从伤口随着血液冒出来，人们把他抬到医务所的时候，

他用没有光彩的眼睛望着医务主任说：‘主任，我认识你的，请

你把伤口裹紧一点，别叫它冒出气来，我好回到火线上……’

半点钟没过去，这位英雄就在一种兴奋的情绪中死去了。临死

时，据说他又突然睁开眼睛，含糊说了一句话：‘丢那妈，这就

算完事了吗？我还要杀鬼子呀！’”

“大小九冲的战斗里，有一位连附负了两处重伤后才从火

线上退下来。因为找不到担架兵，等他步行到团部时，已经只

剩奄奄一息了。一边不住的流着血，神智开始昏迷起来，一边

还喃喃的告诉团长说：‘不要紧的，团长，我用手榴弹打死了七

个敌人，已经赚了六个了。’”

“有一位叫做黄式勇的二等兵，负伤后不曾退下火线时，

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白天，他有时藏在草堆里，有时藏在被

敌人炮火轰毁的废墟里；夜里，他忍着痛苦，忍着饥饿和疲惫，

把步枪驮在脊背上，摸索着从敌人的阵地上爬出来，三天后在

炮火中他重又同自家的兄弟们碰在一起，像一个受了折磨的

孩子似的流下了难过的眼泪。营长问他道：‘黄式勇，你为什么

不把步枪扔掉？’‘报告营长，’他说，‘有枪，我起码还可以换他

一个呐！’”

在姚雪垠的记述中，那些“来自不同的省份里，说着不同

的地方话”的英雄们，“八·一三战争一起就出来打仗，到上海、

到南京、到徐州”，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用青春的生命守卫着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把血染的风采留给了山高水长。

“关帝庙之役，日本一个中队只逃走了十几名，中国兵出

其不意的把敌人消灭了。另外，在郝家店、蔡家河、黄土关、兴

隆重集、大九冲、小九冲，三零四高地，在这些大小战役里，敌

人利用优势的炮火外，还不断的施放毒气和烟雾，然而中国军

队在艰苦的条件中获得胜利了。”

“在争夺三零四高地的战斗里，中国士兵用惊人的沉着去

阻止敌人的猛烈攻击……有许多中国士兵被炮火所鼓舞，被

死伤所鼓舞，被烈火一般的狂怒所鼓舞，当敌人的手榴弹刚落

地没有爆炸的时候，就像猴子一般敏捷地把手榴弹从地上抓

起来，牙一咬，眼一合，嗖的一声投回去。有时候，手榴弹刚出

手时在空中爆炸开，中国士兵就在一瞬间倒在血泊里。日本士

兵从来没有这样英勇的死法，他们对全世界宣传着中国人是

野蛮的，我想，这样死法大概就是‘野蛮’的证据吧。”

这些文字，不仅记下了抗日将士们英勇捐躯慷慨赴死的忠

烈，也同时记下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对亲人的眷

恋对家乡的向往。在战斗的间隙里，战士们“有的静静的坐在掩

蔽部或用稻草松枝搭盖的小屋里，熟练的缝补着衣裳。有的坐

在温暖的阳光下，从身上脱下来破军装，用心用意的捉虱

子……有的在学习记日记，日记本子是从敌人身上捡来的。有

的在聚精会神的一字不漏的读着包花生米的一片旧报纸……”

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想家，但他们又说：“有国才有家。不把敌人

打出去，回家不是要当亡国奴吗？……想回家，就得打仗呵！”

一次“笔征”，拉近了作家与战士的距离；秀才与兵，在保

家卫国的战场上发生了心灵碰撞。从未经历的情感体验震撼

心魂，笔底文字因而满怀崇敬：“隔着那发散着汗臭和蠕动着

虱子的破军装，我认识了那些纯朴可爱的心，那心上，有着爱

国者的慷慨热情，革命者的灿烂理想，和每个战士所应有的那

由五千年文明历史养成的自尊与自信。”姚雪垠由衷赞叹深情

感慨：“死的人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悲愤的记忆。活着的人除非

他的灵魂已经麻木，谁肯忘掉这悲愤的记忆呢？”

是的，不能忘掉，不该忘掉！崇高的爱国主义英雄情怀激

扬起作家更强烈的责任感，姚雪垠决心写出更多的英雄“交响

曲”，好把那些“悲愤的记忆”更多地植入民族灵魂。所以，他又

启程了，同臧克家一起，踏上了第二次“笔征”之路。一人一顶

破草帽，一人一双破草鞋。炎炎烈日下出发，瑟瑟秋风中归去。

小小的“笔部队”晓行夜宿，风雨兼程，跋山涉水几千里，靠两

只脚穿越了三个省。途中拜访了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将士；看

望了被侵略者逼得拿起枪杆的农民；蒙城血战中的3800殉国

英烈让他们啼血泣泪，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囤积成山的仇货

让他们触目惊心……臧克家一路感慨一路诗，结集出版时题

名《淮上吟》；姚雪垠的收获更是不菲，成系列的报告文学诞生

在铁血相搏中：

《界首集》揭露了“私货和仇货猖獗的全部秘密”，用事实

告诉人们，“国外的侵略者和国内的封建势力紧密地结合着，

阻碍着咱们大家向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血的蒙城》是又一首

英雄赞歌，以周光副师长为首的蒙城守卫者以“三四天不曾睡

觉”“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的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着敌寇的三

个机械化部队，最后全部默默地倒在了夕阳荒草中。《随县前

方的农民运动》总结了“第×××军政治部的同志们”“向农民

进行工作”，组织成立“农民抗日会”的工作经验，称赞他们“从

改善农民生活”“联系到抗战建国”的“基本方针”“很可做全国

各战区的一个参考”。《鄂北战场的神秘武装》的主人公是“一

位神秘的老头子”王川及其“黄学会”，他们的组织形式是那样

的愚昧落后，他们的抗日活动又是那样的英勇顽强……姚雪

垠用他独到的目光捕捉着豫南皖西一带的社会生活，用他特

有的语言抒发着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大别山抗日军民的

敬仰，发泄着他对侵略者和卖国贼以及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

的刻骨仇恨。

这是一批最接地气的战地通讯，它们被桂林前线出版社

收集起来，于1939年10月以《四月交响曲》为名正式出版。一

个特定时空中的铁血英雄们，从此永远活在了姚雪垠笔下，活

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半个多世纪之后，姚雪垠又

为其中的一篇作《跋》：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

同事业。

蒋介石及其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中的部分高层人物，一

度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室操戈以

为仇寇者快，有的因此堕落成了汉奸，成了民族败类，这是事

实。但国民党军队中的大多数将士是爱国的，是强烈要求抗日

的。他们曾经不惜血洒疆场而顽强地抗击侵略者并取得了重

大胜利，这也是事实，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就是明证之一。那些

在抗日战场上倒下去的国民党将士如张自忠、佟麟阁等，都一

样是我们民族的伟大英雄，都一样名垂青史光耀千秋。

抗战初期，我到了国民党的第五战区，接触了国民党军队

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和

乐观精神并深深为之感动。这一篇散文（指《四月交响曲》），就

是写鄂北随县枣阳一带前线的士兵生活，通过真实的事例，再

现了当时国民党下级军官及其士兵的精神面貌。

事隔多年，我本来已经把这篇散文忘掉了。后来它被收入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散文卷中，我才又想

起来，重读一遍，觉得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所以再介绍给读

者，以为后来人提供一点儿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

当然，姚雪垠的“入伍”收获，决不只有一本《四月交响曲》。

抗战初、中期的5年岁月里，他长期栖身战区，多次走上前线，接

触了包括冯玉祥、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在内的广大国民党抗战官

兵，写出了通俗宣传品、战地通讯、报告文学、时评政论、散文、

小说等各种类型的抗战作品近300万字。用丰厚的创作实绩，

佐证了“文协”“下乡”、“入伍”策略的正确与战果之辉煌。

1938年台儿庄战役，姚雪垠到火线采访了于学忠将军及

其麾下，写出了《蚌埠沦陷后》《烈士》《悼烈士梁雷》《奠定保卫

河南的胜利基础》《对于保卫河南的几项紧急建议》《淮北战地

巡礼》《为保卫黄河贡献一点愚见》《白龙港》《论现阶段的文学

主题》《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宣言》《战地书简》《差半车麦秸》等

一大批门类各异的作品。1939年随枣战役，姚雪垠的两次“笔

征”如前所述，其收获除了战地通讯集《四月交响曲》，还有《春

暖花开的时候》与《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几乎同时开笔。1940

年冬天，姚雪垠又到了钟祥前线。此次“笔征”战果，不仅有《战

地春讯》《春到前线》《归来感》《文人眼中看军纪》《〈春雷集〉题

记》《神兵》等篇章问世，更为后来写于安徽立煌的《日本行动

方向之谜》《戎马恋》《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抗战文学的语言

问题》《长沙三捷》《母子篇》《笔参战》《诗人，正义的象征》《重

逢》以及后来在赴川道中和到重庆后所撰作品《三年间》《伴

侣》《五月的鲜花》等，做了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素材准备。

有学者曾经指出：姚雪垠在抗战时期的全部社会活动和

文学创作基点，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

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立场。他视抗战阶段为中

国人民挣脱一切枷锁、开创崭新未来的历史过

程中的一个环节，明确提出文学必须为“改造

社会”服务。因此他热情讴歌战斗的觉醒的人民大众，抨击一

切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黑暗势力，毫不懈怠地用艺术形式昭

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惟其如此，他的抗战作品才几乎

是写一篇“红”一篇:《差半车麦秸》获“抗战杰作”之誉，《牛全

德与红萝卜》被以“抗战名篇”相称，《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毁誉

咄咄中声名大振，还有《戎马恋》《重逢》《崇高的爱》等等，无一

不畅销。尤值一提的是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先经

《读书月报》连载，再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当时“国统区”面

积已很小，发行受限，故一般新小说只能印2000册，《春暖》却

开机就印了1万本，且未半月即售罄，只好反复印行达4次之

多。1940年代末《春暖》在大陆绝版后，香港却出现了多种翻

印本，仅高原出版社一家就印行过3次，其影响深入香港和

南洋的广大华文读者中。直到1979年年底，新加坡籍华文作

家严晖还在12月 6日的《星洲日报》撰文回忆说：“《春暖花

开的时候》就是写大别山这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战工作和生活

动态，其中有几个人物，我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部小说当

时相当轰动，大后方的青年读者很羡慕那种生活，觉得既新

奇又很有意义。曾有过那种生活的读者，好像重温旧梦，又思

念起那一段活泼生动的日子，即便抗战结束多年，仍有一种亲

切的感觉。”

统观姚雪垠的抗战作品，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贴近地

皮“草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家的抗

战作品一起，“不仅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而且最

大限度地改写和丰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取向”。

（杨洪承语）惟其如此，1943年春天姚雪垠一到重庆，即受到

国共两党和进步文艺界的热情欢迎，不仅送他一顶“战区来的

杰出作家”桂冠，而且所有报刊都争先恐后为他提供着登场亮

相的机会：1月，《文艺杂志》发《创作漫谈》；2月，《新华日报》

副刊发《需要批评》；同月，《文艺先锋》开始分3期连载中篇小

说《重逢》；3月，《抗战文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特刊发《大别

山中的文艺孤军》；4月，《文艺先锋》发《出山》；5月，重庆《大

公报》副刊《战线》发《略论士大夫的文学趣味》；同月，《抗战文

艺》发《风雨时代的插曲》；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是怎样

写成的》文艺论文集；同月，《国民公报》发《我的学校（一）初学

记》；8月，《新华日报》发《论深刻》……姚雪垠2月抵渝，4月

即当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所有这一切，

宣示了进步文坛对其抗战文学作品的认同，宣示了“文协”对

其率先践行“下乡”、“入伍”导向，深入前线掘取“战壕真实”，

在新型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高度肯定与褒扬。

日月如梭光阴似水，70多个春秋匆匆过去。历史早已翻开

新的篇章，却不曾忘记曾经的苦难与辉煌。2015年9月2日，

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

合召开“姚雪垠抗战文学作品座谈会”。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

明莅会，在致辞中反复强调“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

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我们召开一个著名

作家的一个人的关于抗战题材的作品座谈会，这在我们作家

协会，在文坛，我所知道的，还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所

以，这是一种殊荣。但这种光荣决不只属于姚雪垠，也属于提

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属于那些齐聚“文协”麾下以笔为枪为抗仇寇保家国奔走

呼号的前辈作家，更属于那些为抵御外侮保国保种而默默倒

在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们。

““文协文协”“”“笔征笔征””成果一瞥成果一瞥
————从姚雪垠抗战作品从姚雪垠抗战作品《《四月交响曲四月交响曲》》谈起谈起 □□许建辉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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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文协文协””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抗战在中国现当代

文学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而且形成

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脉络。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

一直延续到当下，都十分活跃，许多重要的作家

和作品，我们的文学史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70

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回忆烽

火岁月中的人和事，梳理抗战和文学的关系，有

一个和抗战密切相关的重要文艺组织机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值得

我们重新发掘和审视。

“文协”始终是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它

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是抗日战争期

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

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文

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

作家深入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

争时期惟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

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谈到“文协”的

成立，并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这的确是五四

以来最为广阔的包括全国所有文艺工作者的统

一战线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存在下来，不仅对

促成团结和领导全国文艺青年参加抗日工作上

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使各派作家在彼此接触的过

程中，加强了相互了解和影响，推动了文学本身

的发展。”

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较为详

细地介绍了“文协”的成立及发展情况，还专门介

绍了“文协”提出的口号和创办的会刊。“‘文协’

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

战地访问团，帮助作家深入前线、民间，描写抗战

现实，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意志。‘文协’

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蒋锡金、楼适夷、姚蓬子

负责），它一直出版到1946年，是抗战时期坚持

得最久的刊物之一。”

在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

“文协”的历史意义也被充分肯定，同时，这部文

学史对“文协”历史功能也作了新的阐发。“‘文

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

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

学运动的汇流，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文协’成立时

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

深入战争现实生活，毫不勉强地为众多不同派别

的作家所接受。……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

必须直接反映现实，必须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这

些观念都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文学创作有

了共同的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共同的思想追求：表

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

孕育与形成。甚至情绪与风格上也彼此相同，无

不在热诚地渲染昂奋的民族心理与时代氛围，英

雄主义的调子贯穿一切创作，表现出来的统一的

色彩，鲜明而单纯。”

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

2000》也对“文协”作了简要概述。“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民族意识召唤下

民族解放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形成。会议

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号召作家

们‘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

略，发扬人道的光辉’……文艺的任务就是‘尽量

鼓起民众抗战的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

气节，描叙抗战实况’。显然，在抗日战争的文化

语境当中，文艺的目的、功能、对象及其内容和形

式等等，都被赋予了时代、社会与政治的涵义。”

从上述几部比较常见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

的叙述来看，“文协”的价值意义早已获得了历史

的肯定，它作为文学或者文化的“统一战线”，在

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这当

然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文学史的概括

化、知识化的历史性定位和评述，容易遮蔽一些

历史的细节。因此，我们重新审视“文协”，需要做

的是穿越文学史的叙述，重返历史现场，从原始

史料入手，通过还原“文协”，系统地考察其诞生

的时代背景、作家们的心态愿景、组织机构的运

转、价值功能以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一步

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真正感触到“文协”的历史脉动，才能不断接近

“文协”的历史事实，“文协”也才能更加鲜活起

来，更加富有生命活力，从而具备更高的文学史

价值。

关于“文协”当初成立的情景，阳翰笙曾在文

章中有过清楚的记述：“记得是‘剧协’成立那天

吧，由于会场中一种空前热烈的情绪激动了我，

我忽然‘灵机一动’，一下就想起了我们作家间的

团结问题，我想：在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的朋友

们都能够精诚团结，为什么我们作家间会不能够

精诚团结呢！我想：那是决不成问题的。于是，我

便立刻想在会场中找一个在中国文艺社负责方

面的朋友来谈谈，我在会场中搜视了一遍，恰巧

瞧见了王平陵, 嘴上叼着一支香烟笑嘻嘻地正

在跟一个朋友‘吹牛’。当时我便走过去把我的意

思告诉了他，他听了很高兴，立刻笑嘻嘻地打着

宜兴国语回答我：‘赞成！赞成！兄弟非常之赞

成！’于是我们商谈的结果，便决定他去向力子先

生请示，我到作家之间去奔走。从那天起，我便分

别向田汉、胡风、乃超、罗荪、适夷及其他许许多

多的朋友们征求意见，大家也都很赞成,而且还

要我快点去跟平陵多交换点意见。后来我几次同

华林平陵碰头的结果，知道了邵先生非常赞成同

时还愿意多多的给我们协助，大家听了都异常兴

奋，恰巧那时我赚得了一笔《八百壮士》的电影剧

本编剧费，我也就想请一次客，把各方面的朋友

都约到一起来交换交换意见，希望能够早点正式

的把筹备会成立起来。”

从这段回忆文字来看，“文协”成立最早是

由个人自发推动的，出发点是团结更多的作家

到抗战的旗帜下，而且得到了众人的赞成和支

持。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精诚团结、共同抗

日是众人共同的期盼和诉求。抗日战争的大环

境，决定了“文协”的成立有着广泛的心理认同

基础。

再到后来具体筹备过程中，“文协”发起者们

对该组织的定位和期待，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文

协”的“发起旨趣”和“宣言”中。“文协”的《发起旨

趣》结尾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民族的命运，也

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

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

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

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我们大声呼号，希望

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

旗！”概言之，就是文艺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发挥

文艺战士的作用，为民族抗战作贡献。从遣词造

句中，我们看出，它没有过多地被修饰和雕琢，但

其间饱含着真挚炙热的情感，更像是大众的奔走

疾呼。“文协”的《宣言》重复了这个主题和口号：

“我们必须以笔为武器，联合起来！对国内，我们

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

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

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

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

者。旷观全世，今日最伟大的事业，是铲除侵略的

贼寇，维持和平，内察国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

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在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

中，我们文艺工作者自然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而

我们又必须在分工合作，各尽所长的原则下，倾

尽个人的心血，完成这神圣的使命。为了这个，我

们必须联合起来！……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

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

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

仰。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

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

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

度，发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今天我们已联合起

来，马上就去作这个。能作到这个，我们才会严守

在全文化界中的岗位，而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

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这更像一篇讨敌

的檄文，言辞中的义愤填膺，在今天读来仍然令

人动容。它对于“团结”“联合”的呼唤，分明能让

我们感受到“文协”发起者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

共同的心声。郭沫若在纪念“文协”成立5周年时

说:“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

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

艺术工作者, 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

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

员, 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

宗教家等等, 不分派别，不分阶层, 不分新旧，都

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

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

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郭沫

若的话，进一步很好地印证了“文协”的成立是抗

战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和呼唤。引述

的几段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文协”成立之初

的历史文化现场。通过细读，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了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们一致的爱国激情和责

任担当，从这一点来看，“文协”成立前，文艺界人

士已经有了默契的思想和情感共识，在广泛心理

认同的基础上，“文协”的成立可以说应运而生、

水到渠成了。

“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又

特殊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曾在全民族抗战的峥嵘

岁月中，团结凝聚了一大批作家和文艺工作者，

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对现代文学的发展

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文协”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文学史著述中虽然多

有提及，但是大多是从文艺的政治功能出发，在

意识形态层面对“文协”进行定位性评价。虽说，

也符合历史事实，但是难免太过概要。我们以往

在“文协”研究方面的不足，诚如段从学在《论文

协的历史特征》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最主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者未能抓住文协的特殊性

质，根据文协自身的历史特征来展开研究，而是

套用研究一般文学社团的思路和模式来研究文

协，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的文协变成

了没有边界的存在，暗中取消了研究对象的历

史存在”，“文协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文学社

团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全国文艺作家对‘抗

敌’这一历史目标的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

众团体，而不是以某种共同的社会文化空间或

者文学观念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组织。因此，文协

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觉而明

确地以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

运动为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组织形

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理论批

评活动等，均体现了这个历史特征。我们只有从

这个历史特征出发，才能把握文协之于新文学发

展的现代意义。”

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协文协””
□□苏苏 鹏鹏


